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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禅心
丁志英

������坐在窗前，看如水的月色，温柔地
弥漫开来。 续一杯花茶，观云烟袅袅，任
思绪一点点在缥缈的柔波里氤氲 、起
伏、沉淀、升华。

轻轻踮起脚尖 ， 揽一怀夜的清爽，
轻抚双臂，漾开心中的涟漪。抿一口花茶，
平心静气， 收起心间夹杂的淡淡酸楚，再
次潜入文字之旅。十指轻敲，键盘婉转，低
眉我的欢喜，浅笑我的哀伤。

一个人，在记忆里潜藏；一段情，在
邂逅里滋养；一首曲，在嘴角上扬；一份
念，在来世守望。 千般柔情万般恩爱，一
声叹息天高水长。凉风微微吹拂着，心事
静静流淌着。 青葱岁月，匆忙又单纯，很
多遗憾和转身，都交织在无言的光阴里。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没目标的陀

螺，被无形的外力所牵引，随波逐流的
旋转，盲目跟从，蓦然回首，幡然醒悟，
归宿在何方？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挖
空的木偶，没有思想，没有灵魂，虽置身
于热闹，却孤寂地躲在一隅发霉。

流逝最快的， 总是最美好的风景；
想要遗忘的，总是最刻骨的疼痛；长街
长，短亭短，红尘辗转辞镜朱颜，我亦无
语哀叹。

最近很喜欢听佛教音乐 ， 像这曲
《云水禅心》，营造出一种空灵、悠远、飘
逸的意境，白云悠悠，清泉叮咚，竹林扶
疏，遥相辉映。 闭眼聆听，豁达之心从容
之举如点点珠玉悄然落入潺潺水中，天

地万物在这一刻仿佛都融在亦真亦幻

的无我之境。
每一首曲子都有与之关联的一个

故事，不论是凄婉缠绵，还是生死离别。
相传北宋年间，石景山浮萍庵中有

一位女尼，法号禅心，悟性颇高，深得其
师垂爱。 在其师圆寂后，禅心便成了庵
中的师太。 不久，庵中来了一个远游的
道士，道号云水真人。 本是到庵中借宿，
不承想这一借就是一年，却毫无归还之
意。 白天与禅心师太切磋琴艺，夜晚与
禅心师太观赏星辰。 久而久之，庵中就
有人说起闲话。

无奈之下，云水真人便与禅心师太
辞行。 禅心师太迫于佛律，不得不裹着

小脚远送云水真人，一程又一程，一更
又一更。 但天下哪有不散的缘分？ 千里
万里，终有一别。 禅心师太泪雨凝噎间
折柳相赠，云水真人感慨万千间奏曲辞
别，曲中除了灵台空明、无牵无挂的意
境之外，更有两情相悦、相聚甚欢的丝
丝情意……后人把此曲编为云水禅心。

想必那禅若是净土 ， 那心必是浮
尘；若多情是那云水，那花开必是禅心，
用今生的缘相逢，用来世的念相忆。 以
水洗尘，水自非水水自清。 以尘染尘，尘
自无尘尘自净。

神迷一天，仿佛悠然自得云游于广
袤的蓝天沃土， 幸甚至哉， 任一切飘
远。

端午忆屈原
史学杰

�������������时逢端午忆屈原，
傲骨直节风凛然。
问天无对且行吟，
上下求索路修远。

一曲离骚传千古，
浩然正气入云天。
泪水化作纷飞雨，
遥寄哀思悼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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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笔下的新疆辽阔苍茫，令人神往。

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天山
东段北麓，有一个行政区域面积是周口 1.63 倍的伊吾县，
人口只有 2.2 万多人，与千万人口大市周口相比，可谓地
广人稀， 其东北部与蒙古国交界， 与地处中原的周口相
比，称得上地处偏远。 但就是在这个地广人稀、地处偏远
的边境小城，常年生活着一些周口人。 他们心中有信仰、
肩上有担当、头顶有梦想、脚下有光芒，用热血与汗水、激
情与忠诚、坚持与勇敢、智慧与担当，为伊吾县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 他们就是普通又伟大
的周口援疆人。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远千山万水、不辞千辛万苦、
不畏千难万险来到祖国边疆，克服自然条件艰苦、社会环
境复杂、援建任务艰巨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等困难，以坚
定的政治信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这个边境小城扎下
根、沉下心、办好事。

他们经受住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亲情考验、孤独与寂寞
的意志考验、严冬极寒气温的风雪考验，磨炼了意志、陶冶
了情操。 他们在践行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援疆
精神”：舍家报国、忠诚担当、团结奉献、创新奋进。 这是根
植于每位援疆人心中的精神和信念。

他们可能没有英雄壮举，但绝不会碌碌无为。 他们像胡
杨一样，无论在哪里，都要顽强生长，要为那里增添一分新绿。
因为他们深知援疆身份是光荣的，援疆任务是艰巨的。每一批
援疆人工作是短暂的，但援疆事业是长期的。 多少年来，一批
又一批援疆人，接续奉献新疆各地经济建设大潮，他们用责
任、用技术、用信念、用文化、用真情为新疆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发展及社会团结稳定注入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为新疆建设
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为有幸成为一名援疆人、能为党的援疆大业贡献力
量感到无上光荣。 我同其他周口援疆人一样，来到伊吾县
以来，无时无刻默默地做贡献。 实际上，援疆让我感到充实
而有意义。 援疆以来，我用心、用情、用爱战胜各种困难，深
刻体会个人援疆的价值，深深地感受到生命因为援疆而精
彩。

新疆地处的时区为东六区， 河南地处的时区为东八
区，上下班的时间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所以与家人联系时
有些不方便，思乡的情绪常常郁结心中，与家人都是各望
明月，遥寄相思。 相信每一位援疆人身后都有一个了不起
的家庭， 每一个援疆家庭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援疆工作中，最磨砺人的、最煎熬人的就是对家人的亏欠，
但也更让人懂得亲情的珍贵。 我要感谢我的爱人，她是一
个坚强的女人，一个好妈妈。 她独自一人照顾刚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两个女儿，在
米面油盐酱醋里忙忙碌碌，在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东奔西走，在白天干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夜晚和孩子一起读书成长……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中的一切，也给
了我无穷的力量。

曾经的军旅生涯和参加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的经历让我明白： 祖国需要我的
时候，无论经历多大的苦难都要顶上去，关键时刻必须变得坚强、学会坚持。这次援
疆让我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思考。援疆期间，虽然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
工作节奏总是不像内地那样紧凑，工作的间隙总会感到孤独。 当然，生活中的孤独
有时也是需要的，那样会促使你自觉学习和思考。 漫漫长夜是最容易想家的时候，
辗转反侧时，我就站到窗前看那深邃的黑漆漆的夜，努力让自己静下来，认真思考
一些问题。 白天静处时，我会潜心学习个人携带的几本专业培训书籍，或者品味日
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更多时间的学习与思考，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悟透了生活
中的一些人和事，甚至明白了人生中的一些道理，我感谢孤独带给我的这些学习思
考成果，提高了自己，升华了人生。

没到伊吾县之前，我理解的援疆就是“传、帮、带”，来到伊吾县之后，我对援疆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援疆是一种精神、一种奉献、一种传承，援疆更是不寻常的体
验，是珍贵的学习与工作机遇，是难得的直面交流，是默默地相依相守，是身心磨
炼，是难忘的经历。我为人生中有这样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感到骄傲和自豪！一次来
援疆，一生在援疆，援疆结束回到单位后，我会当好两地的联络员，继续做好各种
线上援疆工作。 当然，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援疆，我愿意再来！

娘的“唠叨”
李扬

������娘年纪大了，唠叨也多了。 每次见
了我们，就像打开了话匣子，说书人一
样唠叨着前尘旧事、家长里短。

记忆中，娘年轻时话并不多，好多
时候都是默默干活。 也许曾经吃下的那
些苦、 想说的那些话都深深装在了心
里，犹如囤在粮囤里的粮食一样，装满
了，放久了，现在需要一瓢瓢舀出来晒
晒，需要一把把抓出来看看，甚至需要
一粒粒分开给我们讲深藏其中的一个

个故事。
娘唠叨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苦打江山”。 “家是最小国”，对于娘所
说的“苦打江山”，我是有所经历和体会

的，当然也最能理解娘的心情。
在娘的精心操持下，我们家从分家

时的一无所有，到家境殷实，从当初的
父母两人， 到如今的多个家庭数十人，
每年春节，一大家人聚在一起都要坐上
几大桌，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我们家犹
如一棵树， 从当初弱不禁风的小树，长
成了如今枝繁叶茂的大树。

这就是父母打下的“江山”，说娘是
我们家的“开国功臣”，是当之无愧的。

从娘一次次对“苦打江山”的唠叨
中，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幸福生活不
是等靠出来的， 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靠辛苦打拼努力奋斗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农村还很
艰苦，娘省吃俭用，一直坚持供我和哥
哥上大学。 那时村里的大学生不多，我
们家一下子出了两个，这是让娘最骄傲
的事。 亲戚朋友聊天，哪怕心情再不好，
只要一说起我们，一切不快便会抛之脑
后，心情也瞬间由阴转晴。 娘以此为傲，
也更加珍惜。 娘比我们更担心工作中把
事办砸了，把手伸长了，把路走偏了，常
唠唠叨叨告诫我们：做人要实诚、当官
要本分。 娘总是担心我们听不进心里。
每每听到娘这样说， 我都会笑着应下，
让娘放心。

有次娘又说时，我应下后，随口补

了一句：您儿子真不是什么官儿。 娘以
为我没放在心上， 正色道：“你可是吃
‘皇粮’的，是不是官儿都要守规矩、讲
本分。 ”娘又说，“咱是农村的孩子，一步
步走到现在不容易，无论在哪儿，咱都
要好好做人， 娘不求你们做多大的事、
当多大的官，只要好好的就行！ ”

听着娘的唠叨，我不停点头。 娘笑
了，脸上的皱纹像一朵朵小花，快乐地
开着。

娘唠叨的是教诲， 叮咛的是嘱托，
送上的是祝福，让儿子感知的是母爱的
伟大和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听着娘的“唠叨”，感觉很幸福。

行走与讲述
———阿慧《大地的云朵》阅读札记

刘成勇

������一口气读完阿慧的长篇散文《大地
的云朵》， 重新找回了近年来少有的阅
读快感。 这种感受不仅来自书中记录的
一个个鲜活的采棉工的故事，近乎素描
的写作方式，具有浓郁豫东特色的人物
语言，更主要的是从中看到了文学介入
生活、表现生活的可能性。

在作品中看到了几近于生活素颜

的文字描写：阿慧不矫饰、不隐讳地记
录下三十多位周口籍拾棉工在新疆棉

田生活劳作的点点滴滴。 她们豪放泼
辣、幽默豁达，以让人汗颜的坦率表达
着自己的喜好憎恶。 从当下文学思潮
的角度来定义 ， 她们就是 “底层民
众”。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底层如
何文学 ”一直是当下作家面对底层时

困惑的问题 。 除了苦难渲染和道德义
愤 ， 作家们缺少叙述底层的写作经
验 ，与底层生活也始终存有隔膜 。 在
作家的想象式体验中 ，“底层 ”异化为
精英知识分子表达个体审美趣味 、艺
术观念和文化思考的叙事符码 。 这就
造成底层叙事的一个悖论 ：底层一直
在 ，但却无法被表述 。细究起来 ，造成
这种悖论的缘由在于 ，久处于文学体
制内部的惰性使得作家不能沉入底

层 ，去感受真真切切的底层生活 。 毫
不怀疑作家们同情底层的写作伦理 ，
但因缺少对底层的感知和提炼 ，写出
来的作品高高在上 、不接地气 。

底层就只有苦难和哀怨？ 欢欣和幸
福与底层绝缘？ 这种有意的叙事配置无
疑是对底层的误解和扭曲。 拾棉花肯定

不是浪漫主义者笔下的田园牧歌，可拾
棉工也不一定就是控诉命运不公和正

义缺失的社会失败者。 在阿慧的笔下，
拾棉工辛苦劳作， 用邓金国的话来说，
就是“扛上日子走”。 但就是这样一个饱
经沧桑、屡遭不幸的老人，却对同样不
幸的杨老板产生同情。 邓金国的故事本
就在那里，而阿慧也像来到新疆的拾棉
工一样，凑巧拾到了这样一朵“棉花 ”。
如果没有阿慧的行走，也就没有邓金国
故事的自我呈现。

也许 ，底层本就是一个丰富多样 、
复杂多变的流动概念 。 只有行走 ，才
能触摸到变动不居的底层生命肌理 。
在行走中攫取原生经验， 是写作的前
奏， 也是优秀作品问世的根本 。 但这
并不意味着只要行走就一定能有好的

作品问世，还需要作家放下身段、降低
姿态，用心倾听生活的诉说。就像阿慧
所言： 写作者要想获取生活的直接经
验， 必须把自己放置于他人的生活之
中。

无意之中 ， 阿慧链接上 “人民文
艺”的写作传统：深入民众，体验生活。
其实，从五四新文学到左翼文学，作家
们都是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讲述着不同时
代的中国故事。 行走就是作家用身体
在大地上叙事。 在行走中，作家不断与
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相遇 ，
也不断获得生活的新鲜感受 。 他们以
在场者的身份留下了时代的真实面

影， 作品也因此成为社会的缩影和历
史的见证。

问 族
顾玉杰

������那是五年前的春天，我偶然看到
一则消息： 太康县毛庄镇官庄村附
近， 工人施工时挖掘出一座明代古
墓，一时轰动县城。 墓主夫妻合葬，衣
服及发肤均完好， 随葬墓志铭记载，
墓主人为明代右都御史顾朴。 顾朴即
太康历史名人 、 明代廉吏顾佐之嫡
孙。 顾氏族谱显示，顾佐一脉是豫东
及皖西北顾氏先祖。

抱着寻宗问族的虔诚心态 ，一
天，我悄悄来到太康。 三月 ，春暖花
开，太康县城涡河两岸，黄灿灿的油
菜花开得正艳，浓重的黄花像画笔涂
抹一般，将河水映衬得更显碧绿。 顾
佐墓位于涡河南岸，属县级文保遗址
单位。 顾佐墓附近有“坟前顾”等顾姓
聚集的村庄。 路上，我从老家亲朋的
电话中得知，就在几天前，应太康顾
氏宗亲邀请， 他们作为一方代表，抬
着厚礼，从鹿邑来到太康，参加了先
祖顾朴的迁葬仪式。 据说，场面相当
隆重。

我先拜谒了先祖顾佐墓。 顾佐生
于明代洪武年间（1376 年），太康县城
西顾窑人，明朝建文年间进士 ，永乐
初年任应天府尹， 明迁都北京后，顾
佐任顺天府尹 ， 永乐八年任右都御
史。 顾佐享年 70 岁，卒后葬于太康县
城，原墓址地面有石马桩，现仅存一
土冢。 顾佐为官耿直、清正，时人比作
包公。 他从不与达官显贵眉来眼去，
上朝独坐一隅，史送绰号 “顾独坐 ”。

顾佐素来关爱太康百姓，民间流传的
太康农民赋税二亩八分五抵一亩、顾
家楼缺梁的典故，都与顾佐有关。 顾
佐晚年告老还乡，见太康百姓不堪重
税，便在城西南角盖一座小楼 ，楼顶
只用檩条，不用横梁，起名“望京楼”。
后来，皇上出巡路过太康 ，顾佐让皇
上参观望京楼。 皇上一看楼房缺梁，
就明白了顾佐在委婉表达当地百姓

缺粮、争取减轻赋税的意思。 这是顾
家楼村的来历。 据闻，那座缺梁楼房
“文革”前夕还能见到，后来被人为拆
除。 历史上，顾佐以为官清廉、体恤百
姓留名， 太康县有关部门及太康县道
情剧团，一度谋划把顾佐形象搬上舞
台，以历史为镜鉴，弘扬廉政文化，净
化政治生态。

接着，我又来到发现顾朴墓的官
庄村，这里正在建一个商贸园区。 顾
朴墓在顾佐墓东北角，直线距离不足
两公里。 在一个铺埋管道的深壕里，
能看到一些凌乱的棺木碎片，还有类
似石膏的块状物，以及古人用于防腐
的松香等遗留物。 迁葬仪式留下的痕
迹十分明显，为妥善安葬顾朴 ，告慰
先人，太康顾氏族人多方协调 ，忙碌
数日。 我听到顾本领、顾新等本家人
的事迹，很是感动。 我一边徘徊，一边
思索。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
先祖是谁，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世会
与太康产生牵连 。 偶然发现的顾朴
墓，让我对太康顾氏宗亲的来龙去脉

产生兴趣。
太康顾氏宗亲一直有续修族谱

的传统。 族谱又叫家谱，指一姓宗亲
以脉支的形式，按辈分连续记录血缘
关系，是中国姓氏文化和宗族文化的
独特现象。 太康顾氏宗亲族谱文献相
对完整，最近三次续修是上世纪六十
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 2017 年。 清
代以前的族谱记载， 顾佐祖上顾泉，
元时从南京到中原，官至元太常寺礼
仪院佥院。 从这里可以判断，顾泉祖
上应来自江浙一带 ， 因为早在南北
朝，顾姓就是江浙的名门望族 ，至今
顾姓分布仍以江苏、上海 、浙江最为
集中。 还有一说，顾泉祖上在南京之
前，来自广东。 再说顾佐，其父顾澄，
明洪武贤良科进士 。 顾佐有子叫顾
辅、顾睿；顾佐有一孙顾朴，官至都察
院右都御史， 与当朝名臣王佐结亲。
顾朴去世于“嘉靖庚申”，即 1560 年。
这次出土的墓志铭对顾朴身世记载

翔实。 其后，太康顾氏族谱记载，顾佐
后人顾东学、顾东义两兄弟 ，从太康
迁出，一支去往西北扶沟、开封方向，
一支去往东南鹿邑、沈丘方向。 此后
数百年， 太康顾氏族人在豫东南、皖
西北迁徙繁衍， 人口规模不断壮大。
我看到的顾氏族谱， 在线装书上，用
隽秀的毛笔小楷书写刊印 ：“鹿邑杨
湖口集南头”“杨湖口东顾庄”。 第二
十二世、第二十三世……我看到祖父
辈的名字 ， 看到本家远房叔伯的名

字。 我不由感叹，民间续修家谱真是
一项意义非凡的文化工程， 这是记载
家庭和个人的末梢历史，是中华民族
恢宏史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

充。 只是，我没能查找到曾祖以上直
系先祖名字。 族谱文献浩繁，由于年
代久远，难免有遗失损毁，记载不详，
我也只能抱憾作罢。

我还发现，太康人都知道县城有
个顾佐墓，都知道明朝的顾御史。 顾
佐留给顾氏后人的家训是什么，我说
不清楚，但隐隐约约感到，太康“中国
好人”之城的淳朴民风 ，从历史的角
度分析，或多或少与顾佐及其后人对
太康的影响不无关系。 可以肯定，在
“中国好人”、见义勇为的太康 “铁鞭
哥”顾新看来，他对这个观点是确信
无疑的。 太康人以顾佐为骄傲，以顾
佐为楷模 ， 恪守为人处世的基本准
则，那就是做个好人。 做好人，这很容
易，也很难，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淘洗，
还能秉持一颗大众良心，这也许是太
康“中国好人”多多的历史密码。

民族从文明探源中汲取自信，个
人从寻宗问族中安放灵魂 。 有幸姓
顾。 顾姓，因了先族而披上浪漫而文
艺的历史锈迹，我似乎获得一种莫名
的文化荣光。 水有源 ，树有根 ，人有
本。 人生在世，上下九族，承先启后，
仰有先祖，俯对子孙。 时光回溯五百
年，问族寻得一精神；借我立身品与
德，不负顾姓后来人。

只想与你细雨绵绵
灵韵

�������������想你是诗
念你是词

想你念你

便是一部韵味诗词

恋你是歌

爱你是赋

恋你爱你

便是一部绕梁歌赋

梦你是星

绕你是月

梦你绕你

即是一天浪漫星月

守你是春

护你是秋

守你护你

即是一生温暖春秋

屈原祭
正钱

�������������壬寅又逢五月五，
祭祀屈原在端午。
汨罗江水声呜咽，
荆楚故地伤心处。
爱国宁折不失节，
纵身一投传千古。
满腹空有八斗才，
逐水东逝是抱负。

离骚谓之诗之魂，
天问敢为万象呼。
辞赋堪称开先河，
现实浪漫两兼顾。
尤恨奸佞妒贤能，
终不得志施宏图。
试问谁人不识君，
载誉天下名人录。


